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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

学士学位。现任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中国美术

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副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

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

持有者。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为毛主席坐像雕

刻组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跟随著名雕刻家刘润芳雕刻

毛主席像头部，其间，结识著名雕塑家叶毓山、白兰

生、曹春生等，受其影响，开始从事雕塑艺术创作。

1980年石雕作品《猜》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1984年被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选为助手，从北京

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调入中国美术馆。跟随刘开渠

先生工作学习9年。其间，协助他完成《蔡元培纪念

像》（荣获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评选最佳奖），《梅

兰芳纪念像》等大型城市雕塑作品以及许多名人纪念

肖像等。刘开渠先生去世后，回中国美术馆任展览部

编辑，2001年担任展览部副主任，现为典藏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在完成部门业务管理工作的同时从事

雕塑创作和美术研究工作。

裴建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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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节刚过，大约是在二月间，我被叫到厂办公室。当时在场的包括几位老师傅和中年

师傅，大约十二三人，厂领导郑重其事地宣布：“组建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雕刻工作组参

加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毛主席坐像的雕刻工作，完成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

务。”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毛主席纪念堂比作皇冠，那么我们所做的这尊雕像就是

皇冠上的宝珠。这项工作除了令人激动外，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我们通过了政审，可以参加这项

工作。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候稍微重要一点的工作都要经过政审。不久，我们

就进驻到位于工厂偏南厂区的一个大车间，这项工作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发了一张印有“9”的工

作证。车间门前安排了解放军战士站岗，没有这个特殊的工作证，是进不了这个门的。

那年我不到22岁，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当时的雕刻组要求“老中青三结合”，而“老

中青三结合”似乎是“文革”中喊得很响的口号之一。我们三个年轻人都是在房管局技工

学校雕刻班一起学习的同学，分别是由刘润芳、高升元、杨志全带进这个组来的。“文化

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而到“文革”结束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并且算是

学了一门手艺——雕刻。如果从上技校学习雕刻开始，到我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刻工作

时已经有五年的“雕龄”，“出师”也有两年了。那时我们是作为“二技工”参加这项工

作，工资是每月40.04元。

1972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面对三种选择：升

高中、上技校和插队。当时的大背景是“四人帮”

刚刚倒台，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所谓“右倾翻案

风”初起之时。那时我并不懂这些，只因为是学生

干部，学习成绩又好，班主任明连生老师特别器

重，多少次和我谈心，告诉我应该继续学习，将来

高考恢复可以上大学。大学什么样我脑子里没概

念，只是觉得老师指的是一条明路，但是由于家境

贫寒，不得不选择上技校，因为当时上技校是有钱

的。那时每个月有9元钱的补助，作为家里的老大，

9元钱的进账就能使拮据的家境有所好转，也因为是

家里的老大，所以享受当时的政策而没有去插队。

那时我们的技校学习是一种岗位培训的性质。

雕刻毛主席坐像的那些日子（回忆录节选）

1976年在山西文水修复刘胡兰纪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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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都不在世了，特别是手把手带我的刘润芳老师

傅，当年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他就是浮雕雕刻

组的组长，雕刻技艺名列三甲。在这次毛主席坐像

雕刻中，他还是组长，在技术上处于雕刻的首席位

置。如果不是我的那位同学半道退出，我还没有机

会给他做助手参与雕刻毛主席像的头部。那会儿，

虽说是打下手，却是在雕刻的最高层面上打的下

手，得到的是较高层次的锻炼机会。正是由于有这

么一个高层次，我才在雕刻这个行当里能够继续前

进，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之机缘巧合，进入到

雕塑家的行列。我知道不经过美术学院的学习而进

到雕塑家圈里，这样的人没有几个。

我的师傅刘润芳是作为雕刻艺人而获得美术界雕塑家的普遍尊敬。参加毛主席坐像雕刻时

他已经60岁了。除了雕刻技艺高超，他还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创作的薄浮雕菩萨像面颊圆润

饱满，眉眼间静穆高贵，头饰纷繁有致，仿盛唐风格，线条流畅，造型端庄，优美典雅。他是

在雕刻工人当中以雕刻艺术见长而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为数极少的雕刻家之一。正是因

为雕刻毛主席坐像工作的重要，而雕刻该像头部的工作更为重大，刘润芳师傅在完成这项工作

之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被分配到雕塑工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参加了毛主席纪

念堂的毛主席坐像的雕刻工作。那时候学技术几乎处于一种痴迷的状态，为了练好锤架子，手

上不知道挨了多少锤，砸肿了，砸破了，血从戴着的手套里洇出来，还在练。那时连锤架子也

是自己用锤砸出来的，直到今天我的左手食指掌骨和第一节指骨的关节处还有一个节突。或许

正是这样的经历，我被老师傅和厂领导看好，选进了这个光荣的雕刻组。或许正是这种精神，

支持我从一名雕刻工成长为一名雕塑家。到了今天五十多岁的年纪，我们同时学习雕刻的50名

同学，除了改行就是提前退休，还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几乎没有了，而参与这项雕刻的老师傅几

最后撤出现场前雕刻组的合影

在毛主席纪念堂雕刻毛主席坐像时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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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间过得真快，从开始给刘开渠先生作助手，到现在一晃四年过去了。

那年，刘先生八十岁。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城雕规划组、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美术馆六单位联合举办了庆祝刘开渠先生从事艺术活动六十周年大会。一个近乎偶

然的机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眼见到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到

会祝贺，特别是刘先生的那些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国内颇负声望的雕塑家、

教育家。当时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和第一届全国城市雕塑规划会议在京举行，刘先生的

不少学生都来了。师生相会，同学相逢，学生们的学生，先生们的先生，几代人聚集一堂，激

情洋溢，兴高采烈，笑语欢声，好不热闹！

我坐在这个热烈的茶话会会场的一隅，将这动

人、感人、激励人、振奋人、令人羡慕的场面尽收

眼底，可我没有料想到，时隔不久，我竟当上了刘

开渠先生的助手。

“十年动乱”中，我中学“毕了业”，侥幸被

分配进了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技工学校，经过两年

半的实践学习，又“毕了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

艺术雕塑工厂。那时尽跟着“运动”了，雕刻技术

学到的不多。在我们这一茬儿青年中，技术不是突

出的。“文革”结束了，我跟着时代反思，走上狠

抓业务技术的道路。雕塑工厂的业务，大体分为仿

古石木雕刻和现代雕塑艺术两部分。那时候，不知怎的，我学的、干的是仿古石木雕刻，却

“本能地”喜欢现代的雕塑艺术，便利用业余时间，也搞起了“创作”。说来算是运气好吧，

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从基层团委选拔作品，我创作的石雕作品《猜》，从局团委美展推荐到北

京市青年美展，又从市青年美展中选出，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大约是这一步在全厂青年工人中的“占先”，成为了我到刘先生身边来的原因之一。

刘先生和雕塑工厂的渊源是很深的，可以追溯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初期。那时候协助

刘先生等著名雕塑前辈工作的部分青年雕塑家和参加纪念碑雕刻的优秀石刻工人，以及一些管

理人员，成为组建雕塑工厂的核心。到我们进厂时，该厂已经是三百余人编制的、全民所有制

的、企业生产经营型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当规模的雕塑设计、创作、生产、加工的能力。这在

当时，全国独此一家，就是今日，同类厂家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作为雕塑工厂的顾问，那里

的人没有不知道刘先生的。

第六届全国美展前夕，厂里临时调我出来帮刘先生的忙，搞《向新时代致敬》的汉白玉石

雕。刘先生对我的工作大概还算满意吧，国庆三十五周年第六届美展优秀作品展出期间，刘先

生派人找到我，谈了文化部同意给他配一名雕塑工作助手，编制下拨到美术馆，如果我乐意做

这项工作，可以调到美术馆来。我当然乐意了。此刻，我感到这将是我人生道路上重大转折的

良机。我强捺住内心的喜悦，静静地听刘先生讲话。那日刘先生身染小疾，精神并不好，他用

平缓的声调说：“我已经八十岁了，现在身体上还好，还可以工作几年。我想多搞些作品，给

国家留下来。我需要个年轻人作助手，想请你来。你不要着急决定，要好好地想一想，和你爱

人、你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再定。我毕竟老了，你要慎重考虑，不要耽误了你。”

我深信，跟着刘先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收益绝不会小。又怕马上答应，操之过急，失

之鲁莽，给人缺乏稳重之感，事情反而黄了。捺着性子忍了两天，第三天我再也捺不住了，便

按照刘先生说的，交去个早已写好的简单履历，算做肯定答复。没过多久，我作为刘先生的工

作助手，成为中国美术馆的属员。

初到美术馆时，曾经有人劈头问我：“你是刘老什么亲戚？”弄得我莫名其妙。现在想

来，真有些好笑，我和刘先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无风头背景。刘先生选了我，或者说我

作了刘先生的助手，就是那么偶然，又这么自然。

 

（二）

给刘先生作助手，绝非易事。刘先生雕塑创

作风格严谨，对助手工作要求严格。为了达到刘先

生的要求，我不知熬了多少夜，费了多少心血，做

了多少努力，虽说花了大功夫下了大气力，却仍然

没把这助手工作做好。刘先生曾作为中央美院的一

级教授，已经是两届研究生班的导师，而我至今还

未改写我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初中这一条，差距之

大，可想而知了。不过，刘先生把我调进美术馆

时，曾经对人说过：“他有很好的雕刻技术，又肯

我跟开渠大师学雕塑

在刘先生工作室的雕塑训练

1981年纪念碑大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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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习，用不了几年，是可以干出来的。”几年来，我还不能完全像刘先生说的，有了长足的

进步。我尽了全力，还帮不了刘先生多少忙，想起来，真感到惭愧。

在实际工作中，刘先生给了我许多教诲和指导，在他身边工作，我向他学艺，更学习他的

为人。在刘先生的关怀和爱护之下，眼见着我成长起来，然而，刘先生现在和美院的教学关系

脱了钩，是不能给我文凭的，不过我想，我的实际受益，会比那一纸文凭要珍贵得多。

刘先生的工作室，和他居住的四合院一体。据说这原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五间南

房的北面，有一道花墙，与东北三面房组成的庭院隔开。工作室就是原来中间的三间南房扩充

的：向北扩到花墙的墙基上，向上是距地面三米多高的平面上沿四十度角起脊，北边镶着一个

大玻璃天窗，室内光线变化稳定。现在，由于年头久了，房顶坡度大，不好整修。雨季时，天

窗边缘漏雨，常常大盆小桶摆一地接水。深秋的北风也会从房顶的玻璃缝中吹进几片黄萎枯干

的树叶来，而有这样的个人工作室的雕塑家，在国内恐怕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雕塑家们

都是挤在集体工作室里从事艺术创作，相互干扰，相互影响，作品一色，难以创作出精品。就

是刘先生这样的雕塑大家的这样简陋的工作室，也令诸多著名雕塑家羡慕不已而自知不可得，

实在说，中国雕塑家的工作环境确实不太好。

刘先生的寓所，位于热闹的西单商场背后的太仆寺街。这本是个相对幽静的所在，现在

不行了，商场生意兴隆，整天闹哄哄的。两年前有朋友送刘先生两株法国梧桐树苗，征得街道

同意栽到大门口道旁。一个夏天，真长出几片大叶子，给人带来翠绿的希望，可是，现在那

长树的地方，树没了，成了变相的停车场。坐车来西单商场的，沿着大仆寺街西口向东依次地

停车，“高峰”时那些车都停到了刘先生的家门口或者附近的地方，有时接刘先生的车或者看

望刘先生的人坐的车都无法停在门前。听说这古时的太仆寺是朝庭掌管交通的衙门府，现在这

条街上车满为患，交通管理部门给

规定为单行道，算是好了些。几年

前刘先生散步的去处，是快到西单

长安街路口的中国书店，现在这一

带，车多、人多、拆房子的多、盖

房子的也多，是不大好走动了，而

刘先生住了三十多年，创作了建国

以来绝大部分雕塑作品的这个小小

四合院，大约也不安稳了。房屋开

发公司多次来人要“开发”这里。

我们在塑造蔡元培纪念像时，
1984年在刘先生家

有一天下午，一下来了好几个人，就在工作室的北

墙根处，掀开一块地砖，拿着钻探工具取土样。那

个中年干部模样的人，踱进工作室内问：“这是

谁？”“蔡元培。”“蔡元培是谁？”当你真给

他讲起这位蔡老先生是学界泰斗、新文化运动的

先驱时，他茫然而淡漠地将话题一转，动员刘先生

搬家。工作室中央近三米高的蔡像泥稿，屋子里摆

的那么多石膏像，还有铜像、大理石雕刻、木雕作

品，他好像都没看见，只是进行他的工作，动员刘

先生先住到大钟寺一带的旅馆里，待这里楼房盖好

再搬回来。他带着惯做交易的精明，那么认真地开

玩笑。且不说刘先生这么大的岁数，根本就经不起

这样的折腾，就是这些雕塑作品，恐怕又要保不住

了。解放前刘先生在战乱中颠簸，每离开—地都要

丢下一批作品。它们不像画家的画可以放进箱子搬

运方便。解放后，为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刘先生回到北京，在这里一住三十多年，虽经“十年

动乱”，总还有—些作品留了下来，最近几年陆续搞了一些创作，总算小有规模了，可这—搬

家，恐怕又要没了。

四年来，我就是在这块天地里工作。最初我使出十二分的气力而干不到点子上，那时候我

经常想，刘先生从一群青年石匠当中选中我，提携起来，对我有知遇之恩。“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就凭这普普通通的小民的普普通通的思绪，我要十二分努力地工作，可我按照雕

塑专业的标准毕竟差得远，离刘先生的

要求差得更远，这差距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补上来。那时候我心理负担很重，常

常在一种自卑而内疚的情绪下工作，有

一种压抑感，可我常常被许多赞许和羡

慕的眼光安慰着，心底也自知是“幸运

儿”，因此有着一种更为强烈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

我于雕塑业务见到长进，还是在完

成蔡元培纪念铜像以后而开始梅兰芳像 刘先生做雕塑时我和张海平跟着学

在刘先生四合院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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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习，用不了几年，是可以干出来的。”几年来，我还不能完全像刘先生说的，有了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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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总还有—些作品留了下来，最近几年陆续搞了一些创作，总算小有规模了，可这—搬

家，恐怕又要没了。

四年来，我就是在这块天地里工作。最初我使出十二分的气力而干不到点子上，那时候我

经常想，刘先生从一群青年石匠当中选中我，提携起来，对我有知遇之恩。“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就凭这普普通通的小民的普普通通的思绪，我要十二分努力地工作，可我按照雕

塑专业的标准毕竟差得远，离刘先生的

要求差得更远，这差距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补上来。那时候我心理负担很重，常

常在一种自卑而内疚的情绪下工作，有

一种压抑感，可我常常被许多赞许和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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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身边是一片与命运相关的文

化事业；仍旧坚持不断地创作，艺

术园地里不时见到老先生的收获。

路在每个人脚下，而这从世纪初走

过来的脚步，并不比今天的年轻人

走得慢。

可幸的是我，跟着这跨越了几

个时代的深沉的脚印学步，或许未

来的路也能走得坚实；伴随这创造

了众多雕塑作品的大艺术家的双手

一道操作，我的手指间似乎充满了

张力；与这深邃的思想、善良的灵魂、敏锐的情感、严谨的性格对话，好像我的思想、感情、

躯体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可惜的是我这支拙笨的笔，记不下我与刘先生相处这么久应该记下、

值得记下的东西来。不过，我跟刘先生学的、干的，对我来说好使唤的、会说话的是雕塑。我

早想把印在脑子里的这位现代中国雕塑界泰斗的形象雕塑出来，也做了一些准备，不料又被一

位小有名气、至少目前比我强许多的青年雕塑家抢了前头。不过，他做他的刘先生，他有他的

理解；我做我的刘先生，我有我的感受。好在我在刘先生的身边，可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磨

练，不断地体验。我想我能够做好刘先生的塑像，并且在刘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创作出人民

喜爱的、无愧于我们中国、我们时代的雕塑作品。

的雕塑工作的时候。在这之前，虽然能经常听到刘先生的教诲，时常得到和刘先生一起工作的

实践机会，还不时领受到来刘先生这里的或是帮助工作，或是研究工作，或是看望老师的许多

优秀雕塑家的影响，可是雕塑业务水平就是不怎么见长。我有咬牙自恨恼火的时候，有落泪自

愧痛苦的时候，也疑惑过自己是不是笨种。仿佛几年白过，忽然一朝得道似的，在梅兰芳像的

雕造上，似乎透出了我的一点“灵气”，至少不像开始作助手时那样吃力了。就这—点点的进

步，对于我是得来不易的，我一得到就在感受中把它放大，暗暗地狂喜，反复不断地欣赏着作

品上那些留着自己涂鸦痕迹的地方，庆幸自己居然有两下子。那高兴的情绪，不亚于小学生期

未考试得了百分。

刘先生泼冷水了，他告诫：“不要以为能捏捏泥巴就是雕塑家。我们现在有一种不好的

现象，好像从美术学院一毕业，就是艺术家了。一个艺术家真正被社会承认需要好多条件，社

会环境、个人的禀赋、身体条件都很重要，不是简单的事情。就雕塑家来说，体积和空间的关

系是不是真正感受得到，表现得出，有的人看上去他的雕塑做得挺不错，实际上是绘画效果，

原因就是他只在正面做；有的人做雕塑就像背公式，就那么几下子，搞那么个空架子，缺乏真

实的感受。”刘先生对我的要求，常常于细微处见出根本来。工作结束收拾好工具，将散落在

工作台上的小泥团聚起，摔成块，这样泥巴不易干，再做的时候好用。刘先生常说，一天工作

完了虽说很累，再用些时间，把工作的地方收拾干净，为第二天做准备。第二天一来，精神很

好，感觉是新鲜的，要将精力集中在作品上，不要有旁的干扰。有好的环境，能不能做得出好

的雕塑，那是一回事；但没有好的环境，就做不出好雕塑来。为了能做出好作品，我们就得注

意创造、保持一个好环境。

我不知道我能否真的有些起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得到社会认可，然而有—点，我知

道得十分清楚，就是按照刘先生对我的要求去做，做下去。这样至少可以不欺骗自己，问心无

愧地做雕塑、搞艺术、治学问。

   

（三）

诗人纪宁“十年磨一剑”，写下三十万字的长篇传记《青铜与白石》，记录了刘先生八十

余年的生活历程。据说这部作品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播讲节目中连播，反响强烈；

著名雕塑家张松鹤先生参加第六屈全国美展的作品，就是《刘开渠先生肖像》，被中国美术馆

收为藏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马驷骥编导拍摄了《雕塑家刘开渠》，已译成多种语言

对外发行，中央电视台也曾多次播放。然而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痕迹，成了宝贵的资料。

今天，刘先生仍旧硬朗结实地生活，延续了—段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历史；仍旧紧张忙碌地

刘开渠 李守仁和我在蔡元培像设计稿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